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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会客厅·对谈

名人大讲堂·“遗产保护”季

北京古城如何利用与保
护？梁思成曾有一个观点：若
城市功能和人口在北京古城大
量集中，将不利于北京的长远
发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同时
也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
局。于是他主张，把北京的中
轴线从故宫西移至三里河一
带，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充分体
现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
衡发展”的原则。

尽管这一主张最后没有
实现，但梁思成留下的思考与
启示，对当下的遗址保护依然
有非凡的意义。如今，考古人
员对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
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
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
及文化景观，赋予了一个专有
名词——大遗址。

11月28日下午，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做客2025
名人大讲堂，为“遗产保护”季
收官。他为四川师范大学狮子
山校区的师生带来了《大遗址
保护》主题讲座，阐述了大遗址
的“大”，在当今的复杂内涵。

大遗址仅是“面积大”？
▶规 模 大 、内 涵 丰

富、价值大

正式进入主题前，柴晓明
回忆了他最初接触到大遗址这
个概念时的反应，也许和大家
一样，既然叫大遗址，当然是面
积大。但随着他的深入了解，
大遗址的“大”相当复杂：不仅
是面积大，也包括价值大、影响
大，甚至在保护、展示、研究等
各个领域的难度也很大。

“在国际交流时，如何对大
遗址一词进行翻译，至今也没
有特别合适的对应词语，最后
只能直接用音译，足见我国大
遗址的独特性。”柴晓明说。

实际上，大遗址并不是一
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或法律概
念，它的含义是反映中国古代
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

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
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历史
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
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
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
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不可移动文物众多，且近半数文
物古迹都可纳入遗址范畴。它
们分布在全国每一个省份。尤
其在陕西和四川，遗址类不可移
动文物有3万处以上。可见遗址
总体数量大，分布范围广。

柴晓明提到，目前我国进
行重点保护的大遗址约有150
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17000
平方公里。例如长城、大运河
这类遗址，面积都超过了1000
平方公里，的确符合大家对单
体规模大的直观印象。同时，
在大遗址内，往往有能反映当
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
活、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情
况的遗存，也体现出大遗址的
构成多样、内涵丰富。还有一
些大遗址，延续时间长，类型
复杂，蕴含历史信息丰富，研
究价值大。

通过对遗址的研究，可以使

大家更深刻地从细节上了解、认
识自己的历史。柴晓明提到，他
曾实地参观过位于河北省邯郸
市临漳县的邺城遗址，若非亲眼
所见，难以置信魏晋时期的城市
建设技术竟已如此发达。“比如
当时的下水道，内部高度竟有两
三米，我们开玩笑说，可以在里
面开卡车了。”柴晓明感叹道，遗
址类是中国不可移动文物中数
量最多的，也是反映中国17世纪
中叶以前历史的主要实物例证，
是中国古代文明信息的主要载
体，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研究
和应用价值，也是当今中国文物
保护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为保护遗址搬走居民？
▶问题复杂、各方诉

求差别大、协调难度大

既然遗址如此重要，能不
能一股脑地让居民、工厂都迁
走，完完全全把遗址保护起
来？柴晓明在讲座第二阶段，
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他讲
述了一次真实的经历：“有一
次，一位在遗址区域生活的老

乡问我，文物属于全国人民甚
至属于全人类，价值重大，这些
我都懂，但是为啥让我守着它
们受穷？而别的地方可建工
厂、挖鱼塘赚钱？”

这些关乎民生生活的具体
案例，让柴晓明意识到，这里面
关系到各地政府、工厂企业、居
民个人不同层面的不同利益及
诉求，具体实施起来，是一项很
容易产生矛盾的工作。需要统
筹兼顾，系统解决。

柴晓明提到，我国的基本
国情决定了众多人口和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短
缺的矛盾非常突出，也决定了
数量众多、面积大且地域分布
广泛的大遗址作为国土资源，
面临着比其他类型文物保护更
多来自土地的压力与挑战。他
例举了大遗址所处区域的数
据，位于城镇建成区的大遗址
占比14%，位于城郊或城乡接
合部占比则高达66%。

回到开篇梁思成关于北京
城的建议，面临着相似的困
难。“我们做文物保护的当然都
举双手赞成，但落到每一个在
这片土地生活生产的个人身
上，如何切实地协调解决当地
居民生活、企业工作就成了大
难题。”柴晓明说。

大遗址该如何展示？
▶难度大、技术高

“你们去三星堆，能记住的
应该都是青铜文物，有多少人
能记住遗址区域？”柴晓明向现
场观众抛出了问题。他风趣地
说，自己做了一辈子考古，去到
有些遗址，他也看不懂，因为看
不懂，就记不住，以后就越来越
不想去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遗址的保护和展示难度非
常大。中国大遗址文物遗存以
土质为主，自身脆弱。特别是
考古发掘后露天展示的遗迹，
龟裂、坍塌，菌类苔藓及其他植
物滋生导致文物受损非常常

见，现场良好保护展示土质文
物基本不可能。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遗
址区域，就是土包包，对于观赏
展示来说，比较无聊。那要不
要在遗址上复原新建呢？”柴晓
明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汉长
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为例，向
观众提出了问题。他解释道，
如果有人建议复建未央宫，那
肯定会有人提出反对：“你怎么
知道新建的能展示未央宫的价
值？若有错误，就是对公众的
误导。”

柴晓明认为，关于何为原
真性保护、如何保护，还有更
多理念上的讨论空间。“有时
候理论做好了，技术问题就很
好解决，有时候理念比技术更
重要。”

同时，当下的遗址保护工
作依然会有资金、人力短缺的
问题。柴晓明呼吁，社会各界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关注、加入
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有人问
我，做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什么
专业？我觉得，什么专业都需
要。”历史考古自不必说，其他
诸如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生
物学，甚至是哲学、新闻学等。
道理很简单，文物是历史上各
行各业的遗存，对其认知、保
护、展示需要各个专业的知识。

诚然，得益于国家和社会的
重视和保护，大遗址保护行动取
得了显著成效，一批面临毁灭的
大遗址得以生存下来，大遗址整
体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部分大
遗址保护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并
向社会提供文化、旅游服务。大
遗址创造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文物保护队伍得到加强，
能力得到了提升。

“多年前我去一个遗址博物
馆参观，除了工作人员，就只有
我一个人。今天我们能看见，许
多博物馆、遗址公园人很多，甚
至有些成为了‘网红’打卡旅游
地。”柴晓明欣慰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11月28日下午，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做客
2025名人大讲堂，以《大遗址
保护》为题，从“什么是大遗址”

“大遗址基本特点”“大遗址保
护做了些什么”三个维度，系统
梳理了我国在大遗址保护领域
的探索与实践。

讲座伊始的名家会客厅环
节，柴晓明与主持人海江围绕
大遗址概念、大遗址保护难度、
保护建议等展开对谈，为后续
《大遗址保护》讲座提前导讲，
引发广泛关注。

在柴晓明看来，“大遗址”包
含多重含义，如规模大、价值大、
社会影响大、跟社会产生的矛盾
纠葛大等。他透露，因国际上无

对应词汇能全面概括其内涵，大
遗址这一汉语表述应运而生，这
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大遗址保
护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针对“大量游客参观是否
会对文化遗址保护造成困扰”
这一提问，柴晓明认为，人为因
素对遗址的影响客观存在，并
从两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是从管理上推进精细化
管理与开放服务。“第三次文物
普查显示我国有70多万处文物，
其中超四成可归为遗址，而目前
向公众开放参观的比例仅为个
位数。”柴晓明提出，未来可以通
过发掘研究、完善展示展陈设
施，开放更多遗址以减轻如三星
堆等热门遗址的人流压力。

二是在公众层面，要加强

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尽可能地
少给遗产带来不好的影响。”

谈及普通公众如何参与遗
产保护时，拥有考古与文物保
护双重经历的柴晓明坦言，即
使作为专业人士，面对非研究
领域的遗址仍然存在认知局
限。他鼓励公众可主动提一些
合理化建议，例如希望通过
AI、数字化技术等更直观的方
式了解遗址等，为专业机构和
遗址博物馆等的优化服务提供
重要参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闵宇涵

大遗址保护，不止“面积大”那么简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柴晓明开启名人大讲堂“遗产保护”季最后一讲

柴晓明谈人为因素对遗址的影响：

鼓励公众加强遗产保护的自觉性

◀
柴晓明（右）与
主持人海江围
绕大遗址概念
等展开对谈。

荀超 摄

11月28日下午，柴晓明做客2025名人大讲堂，为四川师范大
学狮子山校区的师生带来《大遗址保护》主题讲座。 吴德玉 摄


